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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现代汉语声调教学

〔美国」 杜秦还

学过一点中文的人都会知道
�

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有四声

与轻声之别
，
二者往往对字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

。

如
� “
大 人

确
�勃

”
与

“
打人�����

”
中的第一个字

“
大

”
和

“
打

”
同样都发

“
��

”
的

音
，
但由于声调不同

，
意义则有天壤之别� “

大方���己��
”
与

“
大

方������
”
中的

“
方

”
则 由于轻重音的不同

，
其意义也迥 然 有 别

。

窥豹一斑
，
足见声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

。

因而
，
如何 掌 握 好 声

调
，
就不能不成为汉语 口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

。

特别是对非

汉语使用地区的人
，

声调始终是学习语音的一个难题
。

一般说来
，

学习西声时的主要问题是
�

对声调的确切音高无明确概念
，
特别

是对善变的上声① 及应用甚广的轻声
，
则更感到难以驾驭

。
由于

声调是构成节音的必不可少的成分
，
因而如何使学习者更好

、

更快

地辨别声调的变化和掌握发准声调的要领是十分必要的
。

为此
，

笔者在引导学生发好声
、

韵母和基本声调的同时
，
加强了对三声

和轻声的训练
，
不少学习者对此感到颇有收益

。
为了使更多的人

在学说现代汉语时少走弯路
，
本文将就 自己在探讨如何更有效地

进行声调教学中的一些粗浅体会提出来
，
供教授

、

学习与使用现

代汉语者参考
。

一
、

声调学匀概况
“
声调

”
这一术语

，
是由赵元任先生提出来的② 。

赵认为
�

声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
﹄口���
‘



调是
“
利用嗓音的高低的音位来辨别字的异同

。 ” ③而王力先生在

其 《汉语音韵 》 一书中则认为�

声调是
“
由元音的升降和音长的

总合形成的
。 ”
笔者感到后一种说法更为确切

。
一般说来

，
在学习

声调时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情况
�

�
�

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者
。
由于他们 自幼对声调 口耳相传

，
�

习以为常
，
故而很少感到有必要对不同声调的实际音调

、

音值④
·

及其变化等现象加以深究�

�
。

以各种不同的汉语方言为母语的人
，
在学说普通 话 时

，

则难免有南腔北调之患�

�
�

以非汉语为母语者
，
由于语言体系与文化背景的巨 大 差

异
，
对声调的掌握和运用 自然会更感困难

。

其中
，
除少量对语音

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者外
，
对声调普遍感到复杂 多 变

、

无 所 适

从
。

笔者认为
�

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不止一种
，
但对字音在变

调后的确切音调缺乏足够的认识
，
却不能不是一大主要的原因

。

特别是对三声和轻声
，
则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

。

尽管现代汉语的音调具有高
、

低
、

抑
、

扬这一现象
，
几乎是

尽人皆知的事实
。

然而
，
长期以来

，
对于如何才能准确地掌握其

�

音调调值
，
却并无十分具体

、

明确的法则
。

直至赵元 任 先 生 于

����年对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作出了类似音乐性的分析⑥ ，
方使

声调学习有规律可循
。

不言而喻
，
赵先生的这一创举

，
是对声调

研究的一大贡献
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
，
它使无以数计的从事语言工

作和学习的人得益匪浅
。

由于这种方法对现代汉语的相对音高和

音值进行了科学的分析
，
因而使人感到明确 形 象

、

易 于 掌握�

特别是对那些听觉敏锐的人
，
更有立竿见影之效� 即使是对听觉

�

方面欠灵敏的人
，
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下

，
按此法耐心体会

，
其运

用声调的能力也必然会大为提高
。
然而

，
即使茹此

，
变调与轻声

仍旧是学好汉语声调的一大障碍
。



由于汉语字调的特殊性
，
某些字音在接连发出时

，
会相互影

响而导致音调的改变
，
因而不少人将其称为连读变调

。

普通话中

以上声和
“
一

、

七
、

八
、

不
”
变化较明显

。
鉴于上声与

“
一

、

七
、

八
、

不
”
的一般变调规则在许多有关著作或教科书里均有较详尽

的论述
，
本文将仅就被忽视或被误解的三声和轻声在与其它字音

连读变调时的某些特殊音变加以研讨
。

二
、

三声的变调

三声是现代汉语中变化最多的一个特殊声调
。

关于它的一些

明显变化
，
在大多数有关著作或某些教科书中都 有 所 论 及

。
例

如
�

三声在三声前变为二声
。

查理斯
·

霍克特先生则将其称为升

三声⑥ ，
如

� “

你好����。
” 、 “

导演������
”
等� 在 一

、

二
、

四 声

和轻声前
，
则只能保持其下降部分

，

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半三声
。

由

于��之间跨度极小
，
笔者为使学习者感到形象易懂

，
而将其称为低

降调
，
如

� “
许多����

���”
、 “
虎头�������

” 、 “
等候�吞����

�� 、 “
眼晴

帅 ”����
”
等

。

对于这些变化
，
笔者并无异议

。

问题在于
，
当 三 声

在结尾或单独使用时
，
是否真会保持其原 ��� 声调呢� 粗略的说

法是
�

在这两种情况下
，
它仍然保持其 ��� 原降升调

。

如赵元任

先生的《汉语人门》 � 诺尔曼先生的《中文 》以及李扶乾先生的 《现

代汉语语音》等
。
然而

，
任何人只要对现代汉语的声调稍加留意

，

便不难发现
�

在现实生活中
，
很少有善于说普通话的 人 在 使 用

三声时拖上一条长而上升的尾音
。

事实证明
，
三声很难保持其所

谓的原���的降升调
。
虽说诺尔曼先生认为三声是现代 汉语 中音

值最长的声调
，
然而

，
正由于三声原声调的非直线性及冗长性

，

使其很难在使用时保持原状
，
即使是在末尾或单独使用时也不例

外
。

一般说来
，
在现代汉语的 自然语流中

，
由于时值的限度

，
任

何单音节
，
一经下队 则上升的趋势 自然会变得很微弱

，
比如

�

我们将
“
好�如

”
或

“
你真好

����豆���。
”
中的

“
好�如

” ，
按其��� 降升

调来读
，
无疑令人感到极不 自然

。

可见
，
即使是在这两种

�

清况下
，

��

����‘�﹄口，﹄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
�
�



三声的实际音调亦很难达到 ���降升调
，
而仍是以 �� 低降调居

多
。
只有当表示强调时才或许会用原调

。

也就是说
，
三声在具体

应用时有三种不同的音调
，
其中最常出现者是在一

、

二
、

四声及

轻声前的��低降调� 其次是在三声前的中升调， 而在结尾或单独

出现时
，
一般仍以低降或低降略升为主

，
只有在某种特殊强调的

场合下才可能出现三声
。

由于三声大多发低降调
，
因而它非但不

是声调中的最长者
，
在通常情况下

，
反而成了最短者

。

然而
，
由

于人们往往对几乎有名无实的原三声过分强调
，
而对普遍使用的

��半三声或��升三声却很少留意
，
无怪原三声的长尾巴总是在字

里行间作崇
。
总之

，
对三声的误解在很大程度

�

上影响了语音的准

确性
，
而如何使学习者尽快避免使用这条无用的长尾音

，
则成为

笔者帮助学生改进发音的一个重要步骤
。

这一点尽管有关的语音

研究论著已谈论得不少
，
但如何运用到教学中去

，
仍 然 值 得 提

出
。

三
、

轻声

另一个使人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则是轻声
。

轻声顾名思义是声

音轻微之意
。

然而
，
轻声虽轻

，
却有改变字义或词 性 的 作 用

。

如
� “
老子�如��

”
和

“
老子�如

��” 中同样是
“
子

”
字

，
但前一个

“
子

”
系

重读
，
意为对古代

�

博学者的尊称� 而后者系轻声
，
是现代汉语常

用名词词尾之一
，
并无实际意义

。

现实中
，
除北方人或对普通话

发音较纯熟者外
，
中国人忽视轻声的现象相当普遍

。

很多人在说

普通话时
，
甚至根本不用轻声

，
或者轻重颠倒

，
如江浙

、

两湖
、

两广
、

西南
、

江西
、

台湾等地的人
，
大多把

“
鼻子����

”
说成

“

鼻

紫����
” � 把

“
糊涂���。

”
说成

“
胡涂�叭�

”
或把

“
甚么哟 �卜如����

”
说

成
“
神磨药��如���己�，，等 ，

不一而足
。

以其它语种为母语的人
，
则更

会为轻声无音调的定义所迷惑
，
而将

“

指头��仁��
”
说成

“ ��丫��。
” ，

“
哥哥�‘��”

说成
“
个个�已�已

”
等

。

可见轻声并非没有高低
�

由于轻

声不易掌握
，
因而在运用轻声时

，
若将其置于不当的音高

，
便难

�



以说出纯正的普通话来
。
那么

，
轻声的音高究竟 是 怎 样 的呢�

王力先生在其 《现代汉语音韵》 中认为
� “
轻声是轻读的

、

音

高比较模糊的一种调子
。 ”
而在李扶乾先生的《汉语语音》 中则有

“
声调是音高决定的

，
轻声主要是音强决定的

”
之说

。

笔者感到这

些论点虽都有一定的依据
，
但却欠明确

、

全面
。

这是由于轻声的

具体音高主要取决于前面字音的音调
，
因而不同字音后的轻声会

具有不同的音调
。

例如
�

在
“
婆婆����，， “

妈妈��� 。 ”
中

，

由于其中

第一个字音是高音调或趋向高音
，
因而与其紧密相关的第二个短

促而轻微的字音
，
便不可能居于高音位或一跃而降到低音调

，
而

自然变成了中降调
，
即大约由第三度开始而很快降至第二度，

反

之
，
在

“
姐姐������

”
中

，
由于前一字起音较低

，
且很快降至最低

音
，
为保持音调的平衡

，
其后面的轻声大约较最低音要高两度

·

左

右
，
即第三度处， 而在

“
爸爸���。

”
中

，
由于前字由最高音急速降

至最低音
，
使其后之轻声无暇升高

，
因而此时的轻声 亦 在 第 一

度
，
甚至更低

。

可见轻声确有中低轻
、

中轻
、

低轻之别
。

学习者

若能对这些区别有所认识
，
发音 自会 日益准确

。

四
、

其它

除三声与轻声外
，
在学习运用声调时

，
还存在着一些其它问

题
，
具体为

�

发一声时常下降而与四声或半三声相混
，
如将

“

他

们�����” 说成
“
踏门�口�

��” 或将
“
拖鞋�响刘�”

说成
“
妥协 �必刘尹

等� 发二声时起点过高
、

结尾过低而使其近似一声
，
如将

“
镯子

������” 说成
“ ��叻��，，等� 发四声时起点欠高

、

终点欠低而近似 一

声
，
有时甚至会完全反其道而成二声

。

如将
“

觅菜 、 ����创 ”
说 成

“
咸菜 、 ������”等

。

克服这种现象的办法之一是
�
将声调的正确音

调放慢
、

拖长加以吟咏
，
并以手势按图索骥

，
对声调的高低起伏

加以指示
，
以便使学习者明确地体会到该声调的确切音高

。
如不

少人将
“
妈妈��� 。 ”

读成
“

骂骂��� 。 ” ，
一般纠正数次往往仍不见

效
，
若采取慢咏兼指挥的方式

，
则可立即奏效

。



由此可见
，
现代汉语不仅有阴

、

阳
、

上
、

去四个声调
，
还有

��半三声以及中低轻
、

中轻及低轻等轻声之别
，
也就是说普通话

至少有五个实用音调
，
三种实用轻声

。

这种分法乍听起来似乎过

分复杂
，
然而

，
实践证明

，
学习者反会因此而对普通话的声调感

到更为准确明了
，
切实可行

。

为便于使用
，
特将学习声调要领以

口诀方式归纳如下
�

一声高且平
，
二声升到顶�

三声常低降
，
四声速高降�

轻声有高低
，
定会稳而准

。

以上是 自己从教多年来
，
在探讨和教授现代汉语声调时的一

些未必成熟的切身体会
，
提出来除供学习者参考 外

，
更 切 盼 师

长
、

同行们不吝指正
。

附 注

①上声即三声。

其中之
“

上
”
音��巨��

，
与

“

赏
”
字同音

。

②见�����
�

������的《�������》第���页倒数第三行
。

③见赵元任的《语言问题》第三行
。

④李扶乾等人认为 ，
在汉语中

，
音值是声音的相对音高

，
而笔者却 认 为

音值是声音所持续的时值
，
而音调是声音的相对音高

。

⑥赵元任将汉语的声调按类似音乐中之五线谱记谱法来确定其相 对 音
高

。

几乎所有有关现代汉语的著述或教材中均有大同小 异 的 图 解
，

此处不再赘述
。

⑥见������之《 ������� 》一书倒数第十六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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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用学第二届全国研讨会

在山东济南举行

语用学第二届全国研讨会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 日至�� 日在济南山

东大学举行
。

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
、

科研单位及美国
、

比利时等

国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 了研讨会
。

本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��余篇
，
中心议题有

�

语用学的体系
、

语境的功能
、

自然语言的理解
、

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理论
、

语言信

息处理
、

语用学与对外汉语教学
、

语用学与外语教学
、

词汇学的

语用研究
、

语用学的发展及展望等方面的问题
。
会议商定

，
第三

届语用学全国研讨会将在山西师范大学 �山西临汾市�举行
。

���
�

�
�

��

��

�� �
�

一��一���‘ ���口���州‘ �目���，���


